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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是什么把那些人联系在一起

福尔摩斯继续说道：“这是他的主意，我
稍加思索就否决了。这里面有太多不切实
际，特别是我的迫害者们疑心加重。他们可
能已经在想为什么晚餐中下的毒没能结果
我，可能已经怀疑我看穿了他们。在这种时
候一具尸体抬出监狱太显眼，这正是他们料
想我会采取的行动。
“但我在医院的时候，已经注

意到那位勤杂工里弗斯，尤其让我
感到幸运的是他的外表：懒散的样
子和姜黄色的头发。我立刻看到所
有必要条件都齐了———哈里曼、毒
药、死人，我想有可能设计一个方
案，来个声东击西。我告诉特里维
廉我需要什么，值得大加赞赏的
是，他没有怀疑我的判断，而是按
我的要求做了。
“伍德在午夜前不久咽气。特

里维廉亲自到我的牢房来向我通
报情况，然后回家去拿了几样我要
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声称病情
加重。特里维廉诊断是严重食物中毒，让我
住进医院，伍德已经在那儿被穿上寿衣。他
的棺材运到时，我就在那儿，甚至帮忙把他
抬放进去。但里弗斯不在。他被放了一天假，
特里维廉拿出了假发和衣服，让我化装成里
弗斯。棺材将近三点钟时被抬走，最后一切
都到位了。你应该了解其中的心理学，华生。
我们需要哈里曼来替我们办事。首先，要宣
布我从一间严锁的牢房里不可思议地失踪
了。然后，几乎是立刻，我们就告诉他有一口
棺材和一具尸体刚刚离开。在这种情况下，
我毫不怀疑他会马上得出错误结论，他正是
那么做的。他那么确信我就在棺材里，甚至
没有再看一眼那个迟钝的勤杂工，尽管此人
似乎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他急忙去
追，实际上给我出逃提供了方便。是哈里曼
命令打开一道道门，是哈里曼破坏了本应把
我关在里面的警卫措施。”

福尔摩斯停顿了几秒，然后改变了话
题：“是什么把那些人联系在一起？答案显而
易见，就是‘丝之屋’。”“‘丝之屋’又是什么
呢？”“这我不知道。但我想我能告诉你到哪
儿去找它。”“华生，你让我吃惊。”
“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我非常有兴趣听到你自己的结论，以
及它们是如何得出的。”

幸运的是，我正好带着那张广告，就把
它打开给我的朋友看，同时讲述了我最近与
查尔斯·菲茨西蒙斯牧师的会面。“丝金博士
之神奇房屋”，他念道。有一刻他显得困惑，
但随后脸色就明朗起来。“当然。这正是我们

一直寻找的东西。我必须再一次祝
贺你，华生。我在狱中萎靡不振时，
你却做了很多事。”
“这是你预料的地址吗？”“寒鸦

巷？不完全是。不过，我相信它会提
供我们一直寻找的所有答案。现在
几点？将近一点钟。我想我们最好在
黑夜的掩护下去访问这种地方。四
小时之后，你能再到这儿来跟我会
合吗？”“非常乐意，福尔摩斯。”
“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建议带

上你的手枪，华生。危险很多，我担
心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福尔摩斯没有再化装，只戴了一
顶帽子，并用一条围巾遮住了面孔下

半部。他点了两杯白兰地，以抵御夜晚的严
寒。如果下雪我也不会惊讶，因为我到那儿时
已经有几片雪花在风中飞舞。我们没说什么。
记得当我们放下杯子时他看了我一眼，我看
到了那么熟悉的愉快与坚决，在他眼睛里闪
动。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渴望了结这件事。
“怎么样，华生……”他问。“是的，福尔

摩斯，”我说，“我准备好了。”“非常高兴再次
有你在我身边。”

一辆出租马车把我们带到东边，我们在
白教堂路下车，走到寒鸦巷去。“一便士入场
费！”他高叫道，“进去吧，你不会后悔的。你
会看到种种世界奇观，从黑人到爱斯基摩
人，还有别的。来吧，先生们！丝金博士之神
奇房屋，它会让你眼花缭乱，它会让你目瞪
口呆。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今晚看到的东西。”
“您是丝金博士？”福尔摩斯问。“我很荣

幸，先生。阿斯魔德斯·丝金博士，来自印度，来
自刚果。我的旅行让我走遍世界，而我所经历
的一切您花一便士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一个穿着短呢大衣和军裤的黑皮肤侏
儒站在他旁边，打着鼓点，每次说到一便士
时就响亮地擂一阵鼓。我们付了两个硬币，
被正式迎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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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将这三个贼人制服

“为什么有的地方小偷越抓越多？”胡雪
林提出的问题震聋发聩。

还在数年前，曾看到一则让我夜不能寐
的报道：某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居然沦为
在火车站作案小偷的合伙人。猫和鼠结成了
亲家，猫成了鼠的“后台老板”。他们合伙做
一笔无本生意。每当小偷得手一笔钱，都按
比例与车站派出所警察分成。警察给小偷的
“回报”是，每当小偷被人抓送到派出所，警
察装模作样地将小偷“教育”一番，然后等抓
送者离开，便将小偷放了。因此这里的小偷
便肆无忌惮、放开手脚大偷特偷，他们偷得
越多，给“猫”的分成就越多，于是老鼠成了
硕鼠，猫也被老鼠喂养成肥猫……

胡雪林遇到了棘手事：在东门一家服装
展览馆，他发现了一伙来自西部的窃贼。数
了数，一共有 !"人。他是从这拨人的神态、
外貌特征、服饰等等作出判断的。这些人在
展馆里四处乱窜，越是人员密集的地方，他
们越是像黄鳝打洞似的往里钻。那一双双贼
眼不看那些各种款式、品牌的男女服饰，却
老在别人的口袋、拎包、背包上滴溜溜转。

说棘手，是因为那时手机还不普及，无
法联系到更多的帮手来对付这伙人。如果去
打座机电话，他担心跟丢了目标。没办法，他
一边紧盯这伙人的行踪，一边寻找熟人。他
一人要对付 !"人，实在是势单力薄。

虽说这些家伙他一看就知道是贼人，但
他们未出手时是不能贸然抓捕的。出手早了
不行，出手晚了赃物被转移也不行，只有确定
能人赃俱获，才能判定小偷的偷窃行为。有时
钱包就在小偷脚下，因为缺少证据，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贼人逍遥法外。胡雪林的每一次行
动，都是一个寻找“人赃俱获”的过程。

胡雪林没找到能助他一臂之力的熟人，
看来他要单打独斗地与这些人高马大、粗犷
壮实的西部汉子有一场“恶战”了。他的“大
个子”在这些人面前，一点优势也没有了。倏
地，他发现，有三人合伙相互配合，围绕一个

拎包的少妇下手了。其中二人夹在少
妇左右，遮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一人
伸手拉开少妇拎包的拉链，在一眨眼
的瞬间飞快从中夹出了钱包。胡雪林
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扭住一个扒
手，然后给他们上铐。就在此时，旁边

一把雪亮的匕首向胡雪林的腹部捅来。幸好
是初冬时节，衣服穿得厚，胡雪林腾挪之间，
衣服的外套、毛衣、棉毛裤被划开一道 # 厘
米长的口子，刀子没有扎到肉。胡雪林顺势
将铐子的另一半扣住了刺他的手。这时，另
一负责掩护的扒手也抽出一把藏刀，用生硬
的汉语命胡雪林放了他的同伙，见胡大声警
告、毫无惧色、步步进逼时，他举刀向胡的脸
部砍来，胡左手挡住他的手腕，右手夺刀，同
时一个过背将他摔将在地……

这一刀光闪烁的精彩格斗如同武侠片
中的场景，吸引了展馆里的群众。当他们明
白是便衣警察在抓小偷时，很多人七手八脚
上来帮忙，将这三个贼人制服。一位开小面
包车的师傅说：“用我的车送他们到派出所
去吧！”

遗憾的是，另外 $名贼人“大难来时各
自飞”，他们撇开落网的同伙，分别穿过杂乱
的人群作鸟兽散，难觅踪影了……

在胡雪林从事反扒行当的早期，如有人
问他：“为什么那些人会从普通人，堕落成偷
窃犯罪分子？”他会用最简单的四个字回答：
“好逸恶劳！”

数年前在他经手了一件抢劫案后，他的
心灵受到震撼。他对问题的思考开始复杂得
多了。他不会简单地用四个字来回答别人的
提问了。他开始读一些社会学、心理学等方
面的书，探究一些犯罪心理的深层次问题。
为何小偷屡抓不绝？为何很多人被抓了

本性不改，走出看守所或劳改农场后继续偷
窃？乃至有的人成了屡放屡犯的监狱“常住
人口”？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他。
那天天刚放亮，胡雪林接到报警电话：在

!%路公交车站附近，三个抢劫犯把刀架在踏
三轮车师傅的脖子上，威胁车主掏钱……

胡雪林骑自行车赶过去，发现两个持水
果刀抢劫的罪犯，非但没有逃跑，而是瘫坐
在地上。见到胡雪林，像见到救命恩人似的，
有气无力地说：“大哥，我们已经整整三天没
吃东西了，腿软得走不动路了。”


